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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匾 （招牌、匾额） 书法，就是
题写在牌匾上的名号文字墨迹，是书
法艺术的一种独特表现形式。

旧时的牌匾书法，大多出自名
家、官宦，或贤士、尊长之手，帝王
御笔钦赐的也不少见。牌匾书法有明
显的特点，即字数少，标志性强，因
此通常所见的牌匾，多为醒目的擘窠
大字，古称榜书、署书。随着不同书
体的衍生，篆、隶、正、行、草诸体
也逐渐见之于牌匾书法。此外，牌匾
很讲究装饰，于精美适用之中彰显文
化内涵。

一幅幅名号不同、书风迥别，并
且形制各异、装饰讲究的牌匾张挂于
殿堂庙宇、店铺宅第，还有寄意点景
的亭台楼阁之上，自然形成了牌匾名
号与书法艺术相融相合的人文景观。
这种传统文化现象，绵延到今天，用
一句流行的话来说，就是一道亮丽的
风景线。

我 曾 暗 自 遐 想 ， 早 先 走 街 串
巷、观光览景的人，是不是在驻足
观赏，或瞥一眼随处可见的牌匾书
法 的 那 一 刻 ， 就 觉 得 自 己 有 点 文
气，有点雅兴？

牌匾文化历史悠久，古今相沿，
所以存世的不同名号的老牌匾颇为常
见，举不胜举。在古城安庆，“胡玉
美”“余良卿”“麦陇香”“柏兆记”等
久负盛名、传承至今的百年老字号老
牌匾更是广为人知。

始 创 于 清 光 绪 18 年 的 “ 麦 陇
香”，其牌匾上的书法未署名款，究竟
出自何人之手，恐怕无人知晓。

安庆有文史学者曾做过深入研
考，认为是邓石如曾孙邓绳侯 （曾任
民国安徽教育司司长） 所书，不过到

底是与不是也无定论。对
此，我倒是认为，岁月匆
匆，百年过往，如今找不着
题匾之人或成憾事，但无妨
今人对这幅中华老字号牌匾
书法的欣赏品评。

心怀敬意地品赏早已熟
知的，但却未曾认真关注过
的百余年前牌匾上的书法遗
迹，说不定会从那些厚实凝
重、充满年代感的点画间，
品味出陈年老酒般的传统味
道，感受到老旧宣纸上的古
墨余香。

就书法而论，直观的感
觉，“麦陇香”三个繁体榜书

大字，字体楷书，略带行书笔意。字
之风格神韵浑厚古拙，显见碑意；端
庄遒健，且具颜柳风骨，无造作之
态，多严整之美。

细品，居中的陇字体势方整，彰
显 正 大 气 象 ， 陇 字 的 右 部 龙 （繁
体） 的右边结构部分笔画变形，以
点代横折、横的写法別具意味；陇
字左右的麦、香二字中部结构的笔
画撇与捺，各自顺势向左右伸展成
斜势，而麦字的长撇与香字的长捺
皆回锋收笔，使之精神内敛，结字
沉稳。如此在章法上也可以说是通篇
首尾呼应，浑然一体。

夸张一点说，题匾之人不仅书法
功力深厚，而且别具匠心。窃以为，
这幅百年老店牌匾上的书法，堪称牌
匾书法精品。

南朝王僧虔谓“书之妙道，神釆
为上”；清代刘熙载云“黄山谷论书，
最重一‘韵’字”。细品“麦陇香”，
见神釆见气韵，越看越有味道，正合
古人所言。笔者以前路过店门口或是
进店买糕点，也会不经意地抬头看看
牌匾上的字，但从未有过现在这样走
心的感觉。

更为有意思的是，“麦陇香”店名
竟与近千年前的大文豪苏东坡有关。
据张健初先生在其 《安庆那些旧事·
麦 陇 香 字 号 的 由 来》 文 中 所 言:
“‘麦陇香’三字源自北宋苏东坡

《和文与可洋川园池三十首·南园》
‘桑畴雨过罗纨腻，麦陇风来饼饵
香’一句。”这故事这旧事对我来说
就是新闻，之前并不知道“麦陇香”
店名是这样来的。我想如果东坡居士
在天之灵感知到后世的安庆人这般儒
雅，取个店名还用了他的诗句，一定
是非常非常高兴的。

品评书法作品 还 有 一 点 得 说:
一 件 好 的 书 法 作 品 ， 令 人 赏 心 悦
目 ， 爱 不 释 手 ， 一 定 是 显 现 在 艺
术 风 格 、 文 化 内 涵 与 个 性 特 质 方
面 的 不 同 凡 响 ， 或 者 说 与 众 不
同，而非作品出自何人之手。所以
尽 管 不 可 否 认 书 家 对 其 书 作 的 品
质 价 值 存 在 必 然 的 影 响 ， 但 是 在
艺 术 鉴 赏 的 前 提 下 ， 品评一 件 书
法 作 品 ， 就 字 论 字 才 是 首 要 的 、
必须的。

正是基于上述观点，这里对不
知出自何人之手的百年书法遗迹就
字论字，进行解读品鉴。当然，这
只是管见。

􀳁书海泛舟

“麦陇香”牌匾书法赏析
余龙生

我报名参加圣华教育的吉他班学习，那是一对一的教学，我
觉得这样学起来比较可靠。我的课被安排在每周日下午四点，一
节课四十五分钟。我去上第一堂课的时候，冬末的阳光格外明
亮，我穿上一套深蓝色卫衣，戴上一顶棒球帽，背上吉他，骑了
一辆自行车“绝尘而去”，风呼呼地从耳边掠过，我顿时感觉回
到了白衣飘飘的年月。

我到达后，由于前面一位学员的课尚未结束，于是我便在走
廊里等候。我不知道我的老师是谁，我想，他会不会是位很冷
面、很严苛的人呢，因为通常酷酷的吉他手总是给人以这样的印
象。后来，我见教室的门开了，里面那个下了课的学员正在收拾
东西，可老师却不在。这是个三四年级的小学生，由他妈妈陪
着。他问我是陪谁来的，大概他想有一个同龄的伙伴吧，当我告
诉他是我自己时，他惊讶地瞪大了眼睛。我问他，老师在哪儿。
他说老师去休息室了。他的妈妈正对着黑板拍照，那是他今天学
的课，我瞟了一眼，是加拿大名曲 《红河谷》。他都学到这个程
度了，何况还拜师在前，我便很虚心地对这个小“学长”说：“以
后我要向你多多请教。”

老师来了。他自我介绍道，他姓肖，过了年就虚岁五十八了。
肖老师并不是我想象的那样，倒是慈眉善目，和颜悦色。我怕他对
教学有压力，因而一上来就跟他说：“肖老师，您不要对我有所希
望，我以前从来没有碰过吉他，我学得成学不成都无所谓的，您完
全不用在意，我只是图个开心。”肖老师笑了。他鼓励我说，一定
学得会的。他问清我的年龄后，突然眼里放光，说在这里学吉他的
都是年轻人，他们更加喜欢当下流行的歌曲，所以他都没有机会唱
唱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歌，而他自己正是在那时候出道的。说着，
他拿起我刚刚买来的那把民谣吉他，调完弦后，开始自弹自唱，

􀳁生活杂记

第一堂吉他课
简平

《一条路》《三月里的小雨》《外婆的澎湖湾》《外面的世界》《跟往
事干杯》《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弹着吉他唱歌的肖老师太酷
了，他有些沙哑但带着磁性的歌声掀开了岁月的大幕，我有些恍
惚，也有些感动，我就在这样的氛围中开始了我的第一堂吉他课。

在这之前，我根本不知道吉他的六根弦是怎么发出声音来的，
我将最粗的那根弦称为一弦，把最细的那根弦当作六弦，用大拇指
把每根弦一一拨过去。现在，肖老师告诉我，要把六根弦的标号倒
过来，最细的是一弦，最粗的是六弦；一弦是用无名指勾弦的，二
弦用中指，三弦用食指，都是勾弦；六弦、五弦、四弦才是用拇指
拨出声音来的。我试着用右手勾弦、拨弦，肖老师在一边下着指
令：二弦、六弦、三弦、四弦……可是，我还是常常弄反了，一弦
当六弦，勾弦当拨弦。不过，不管怎么样，我听到吉他
在我手里发出了其特有的美妙的乐音，我心满意足，极
有成就感。我对肖老师说，我今天就学这些吧。肖老师
宽容地点了点头。

肖老师讲课时，一边说一边在黑板上画琴谱，六
根琴弦和指板上的品位点成了琴谱上的一根根或横或
竖的线条，很是直观。肖老师布置了回家作业——他
让我用手机把黑板上画的琴谱拍下来，回去照着操
练。忽然，他想起什么来，又画了两个琴谱，一个上
面标了左手的两个手指按点，另一个则标了三个手指
按点。他有些神秘地说，这是两个最最常用的和弦，
学会了就可以弹唱了。我乐颠颠地拍了下来。后来一
想不对啊，这不就是要急着上第二堂课的节奏吗，可
我不着急，下一堂课，我还得先把右手拨勾六根琴弦
这事儿再整整明白。我笑着跟肖老师道别，心里想，
我的课还是由我自己作主吧。

作者在练习吉他（作者供图）

麦陇香牌匾（作者供图）


